
第一章 六月節驚魂 

要說東瑞國年輕男女最期待的節日，那非六月節莫屬。 

六月節，公子哥兒帶著隨從，或者自己輕身上街，小姐則由嬤嬤或丫頭陪同，各

自在湖上蕩船，月色下，湖面上，晚風輕吹，或吟詩，或彈琴，更有什麼都沒做，

小船交錯時互見鍾情便定下終身的佳話，那也是年年有的。 

太史局丞夏府上，有三個適齡姑娘，分別是大房嫡女夏元琴，二房嫡女夏蘭桂，

二房庶女夏平春，是故早早定下船隻—— 東瑞國社會階層分級嚴格，能在湖上

搖船吟詩的只有官家子女，哪怕只是個流外九等小官，都可以上船，但商家兒女

卻是萬萬不行，即使是皇商，那也是商，只能在街上逛逛，寺廟抽籤。 

夏家，夏老夫人正審視著三個孫女，夏元琴沉魚落雁，夏蘭桂小家碧玉，夏平

春……長得像她爹，不過算了，那又不是她親孫女，這三個女孩中，她只關心夏

元琴，夏元琴好，那就好了，關心夏蘭桂跟夏平春，不過是看在丈夫的面子。 

太史局丞夏老爺子當年是白身起家的進士，苦等發派不成，後來聽人指點，把在

鄉下等他的未婚妻放一邊，娶了太學博士的女兒陳氏為正妻，有岳父幫忙，這才

有了缺，從流外的三等城門書令史開始，然後慢慢從流外進入九品，現在是從七

品下的位置。 

夏老爺子是有點不擇手段，但要說他人渣，卻也不能這樣講，白身起家啊，爹娘

兄弟辛苦種地的錢都拿來給他交束脩了，他不爭個前程，怎麼對得起家人。陳氏

生下兒子夏忠後，夏老爺子就把鄉下的未婚妻接來京城了，不敢得罪岳父，所以

只給個姨娘的位置，也生了兒子夏孝，可惜幾年後程姨娘難產過世，母女都沒保

住，正室陳氏自然很高興，為了表示自己大度，主動把夏孝記在自己名下，從此

夏家便是兩嫡子。 

歲月慢慢過去，夏忠夏孝都成親了，陳氏成了夏老夫人，夏老爺子也沒再收人，

以京城官員來說，夏家算是很簡單了。 

夏老夫人也是看在這點的分上，對不是親生的夏孝那一房還可以，心裡雖然仍偏

向自己兒子，但面子上都過得去，也不曾讓二房難堪。 

就像現在，六月節來了，銀子早早給下去，讓兩個媳婦把女兒打扮起來，三個花

樣年華的女孩子一字排開，夏老夫人越看嫡親孫女夏元琴越滿意，只不過家中的

女孩子，以二房的夏蘭桂為長，因此要交代，還是要交代她。 

「蘭桂，妳是姊姊，出去要好好照顧兩個妹妹，知道嗎？」 

「孫女知道。」 

「祖母讓熊嬤嬤跟妳們去，妳們自己眼睛也得睜大點，要是那小船破舟的，肯定

是流外的品級，千萬不能回信，要是豪華大船來的籤詩，倒是不妨一看。」 

夏蘭桂想笑，祖母只怕沒說「窮人？退。富人？上」，但表面上還是一派乖巧，「孫

女們知道。」 

「妳們出去，就是我們夏家的面子，千萬要記得，不可失儀，好了，時間不早，

快點出發吧，荷包跟紙筆那些都帶了嗎？可別收到信籤，卻沒東西給人家。」 

熊嬤嬤笑說：「老太太放心，老奴已經準備妥當，幾位小姐就等著緣分來就好。」 



六月節的湖上求緣，要是對對方有意，可寫花籤過去，對方若也喜歡，那便回信，

通常一來一回，知道彼此門戶跟名字便可以說親，成就一段佳話，要是沒那意思，

把花籤退回，對方也會知難而退。 

夏蘭桂去年已經有過一次經驗，湖上風光不得不說，真是風流旖旎，月色掩映，

琴聲悠揚，夜風吹拂之下，做什麼事情都顯得十分浪漫，去年她收過三張花籤，

不過她身邊的高嬤嬤都攔下來了，高嬤嬤火眼金睛，說那些人亂槍打鳥呢，都是

看到就送，大抵是落魄舉子想找高門，也不挑，所以拚命送花籤想碰運氣。 

夏老夫人又交代了一番，這便催促她們快點出門。 

 

 

夏家租的是一艘十人坐的船，除了夏蘭桂，夏元琴，夏平春三個小姐，還有夏老

夫人身邊的熊嬤嬤以及三人各自帶的丫頭、嬤嬤。 

船隻已經裝飾起來，船身繞著一圈琉璃彩燈，倒映在河水裡散發出柔和的光芒，

船口還做了個花拱門，不知道怎麼弄的，粉紅色的荷花一朵一朵纏繞上去，再繫

上白色輕紗，風一吹，白紗輕揚，顯得清雅別緻。 

夏蘭桂在心裡吹了聲口哨，哇，祖母這可是下了重本，去年夏家只有她一個人，

船隻根本沒這麼好。 

但她內心也知道，父親夏孝雖然名義上是嫡子，其實是程姨娘所出，祖母當然不

可能把自己當成親孫女那樣愛護，不過她也不在意，大家面子上過得去就行，自

己跟平春這一趟，可是託了夏元琴的福。 

她今年已經十六，有點耽擱不起了…… 

船夫蕩槳，船隻離開了碼頭。 

雖然船隻不少，但因為湖面大，因此船與船的距離仍顯寬闊，來來去去都不用怕

撞上，晚風中，隱隱有琴聲簫聲傳來。 

不論大中小型的船，船身都裝飾得十分華麗，有一艘甚至有龍身，形似撲騰在雲

端，夏蘭桂驚訝，這只是官戶活動，竟然連皇家子孫都來湊熱鬧，遠遠看到大船

放下小竹籃給漁女，那漁女又靠近另一艘大船，原來是去送信。 

夏元琴跟夏平春第一次看到，都驚呆了。 

夏平春吶吶的開口，「大姊姊，這湖上的景色，我第一次看見呢。」 

夏蘭桂笑說：「華麗吧？」 

夏平春點點頭，「回去一定要跟代雲說。」代雲是夏平春同母的妹妹，今年才十

二，因此沒跟出來。 

大房嫡女夏元琴也很驚訝，但她是正經嫡女，平常高看自己一眼，自然不可能像

夏平春那樣直接開口，等內心錯愕緩過來後，便對自己的嬤嬤道：「拿琴。」 

嬤嬤很快布置好琴台，夏元琴戴上指套，輕撥幾個音，這便彈了起來。 

夏平春小聲問：「大姊姊不彈嗎？」 

「難得出來，我透透氣，二妹妹琴藝好，讓她表現表現。」這當然是場面話。 

夏元琴在彈，她夏蘭桂怎麼可能跟著，平日在夏家生活，祖母已經算給二房面子，



她這個二房的長女，總不能這麼不懂事，這種時候跟大房的女孩爭。 

夏蘭桂嘆口氣—— 前生是萬人迷的女偶像，沒想到這輩子得處處小心，活得這

麼憋屈。 

是的，她是穿越來的。 

前生不過四歲就成為童星出道，爸媽把她當搖錢樹，從小的生活就是通告，通告，

通告，她以為進小學後便可脫離這樣的日子，但爸媽申請了在家就讀，她還是一

直在工作，有時候累了，不想做了，爸媽就會說她不乖，媽媽甚至會在工作現場

打她。 

不知道該說幸運還是不幸，她沒有長歪，當很多童星引退時，她仍很有明星相的

繼續拍戲，演戲能力更是沒話說，十六歲就拿到金鐘獎最佳女配角，她對前生的

最後印象是在拍戲，她穿上古裝，吊著鋼絲從湖面而過，她很怕，怕高，怕水，

然而導演說用安全網還要花錢用電腦修掉，很麻煩，所以她只能硬著頭皮上了。 

然後她聽到鋼絲絞裂的聲音，接著整個人落入水中，沒有救生船，沒有救生人員，

而她不會游泳。 

沉入水裡時，她怎麼想都不甘願，才活了十九歲，而且這輩子沒有為自己活過，

都是在賺錢，媽媽在澳門一擲千金，她在沒日沒夜的工作，十賭九輸，她拍再多

的戲也還不了，整整兩年沒有休息，可是債務還是越來越多。 

雖然是這樣的人生，可是，她還是想活下去，明年她就成年了，她想要自己作主，

想休假，想回學校讀書…… 

可是，那些都無法了，她只感覺到自己往下沉。 

六歲的夏蘭桂發痘，沒挺過，然後她來了，因為年紀小，旁人也看不出異樣，她

拿出金鐘獎最佳女配角的本事，小心翼翼活到現在。 

這輩子……其實還挺開心的。 

父親夏孝是家中次子，也是個讀書人，在御史台擔任書令史，是流外二等，東瑞

國的官制中，官分九品，九品後是流外九等，夏孝這官不大，但好的是有俸祿，

不用只靠公中給的銀子，簡單來說，不用看夏老夫人臉色。 

有些官家掌家的老夫人，會故意晚給月銀，想看庶子女著急的樣子，想讓他們來

求，好諷刺幾句，給他們難堪，而夏孝有朝廷發下來的俸祿，夏老夫人便不可能

用這點來拿捏他們。 

夏孝娶妻胡氏，這個胡氏就是夏蘭桂的生母，胡氏在這個女兒後面，其實還生了

兩個兒子，但三個孩子一起發痘，那兩個小的沒能熬過。 

夏孝另外還有兩個姨娘，湯姨娘生下夏子貳，費姨娘生下夏平春跟夏代雲。 

她前生沒有手足，今生有弟弟有妹妹，只覺得十分滿意，家裡門戶不大，有的也

都是大房的，對二房來說，還真的沒什麼好爭，和和樂樂的過每一天。 

夏家真的挺不錯，雖然有時候還是有爭執，但那也都是小打小鬧，關上門仍是一

家人，過幾天就忘了。 

要說穿越到這個東瑞國有什麼壞處，那就是成親了。 

古代女子十六歲未婚，已經算晚，夏蘭桂也知道親娘胡氏急，但也沒辦法哪，成



親又不是買菜，不可能短時間內搞定。 

今年的六月節，能不能收到像樣的花籤呢…… 

正當她在沉思時，一個單手游水的漁女過來，「替歐陽家公子送信給彈琴的姑娘。」 

熊嬤嬤喜孜孜的問：「敢問哪個歐陽家公子？」 

「少府監丞歐陽家。」 

少府監丞是從六品，比夏家門戶高一級，熊嬤嬤笑咪咪接過，夏元琴也很得意，

她苦練琴藝，總算沒白費。 

便在灑了香粉的信籤上寫下門戶跟排行，及一串給漁女的賞銀，那漁女拿了又回

去了。 

夏蘭桂心想，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她也挺佩服夏元琴的，可以日復一日苦練，她

就沒辦法，上輩子被逼學太多才藝，學演戲，學鋼琴，學芭蕾，學武術，觀眾想

看什麼，她就要學什麼，導致她這輩子什麼都不想學。 

沒一會，又有個漁女過來，信籤沒署名，但都是給彈琴的姑娘—— 六月節，這

種不署名的花籤也會有，翻譯成白話就是：我傾慕姑娘才華，但自知配不上，只

想把心意告訴姑娘，如此就滿足了。 

夏元琴臉色更好了，她才彈了一首琴，便有三張愛慕信紙過來，不枉費她日夜苦

練。 

很快的又有一個漁女單手游近，另一手高高舉著信籤，討好的說：「替大理正家

的公子送花籤給黃衫小姐。」 

夏蘭桂覺得所有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了，今日夏元琴穿妃紅，夏平春穿雪青，

丫頭嬤嬤都是深藍色，深紫色，只有她穿黃櫨色。 

給她？可她啥也沒做啊，一上船就吃東西到現在…… 

大理正，那可是五品呢。 

熊嬤嬤有點尷尬，她是夏老夫人派來替夏元琴過濾人選的，夏元琴剛剛來了一個

不錯的對象，夏蘭桂卻來了更好的，這回去有點難交代，但二房是老爺子的心肝，

她不過是一個老嬤嬤，也不敢得罪，於是問道：「大小姐可要回信？」 

夏蘭桂道：「回。」她都十六歲了，再不婚，親娘的頭髮都要白了。 

東瑞國對女性很嚴苛，家裡有個大齡姑娘，全家都沒臉見人，她既然不想出家，

只好趕快把自己嫁出去。 

信籤上是一首描述月色的詩句，有點意思，但也不會失禮，於是她提筆寫了回信，

自然也只是提門戶跟排行。 

那漁女拿了賞錢，很高興的又把信送回去。 

夏蘭桂身邊的高嬤嬤十分高興，「沒想到大理正家的少爺會寫信來，可見緣分真

的天注定，小姐什麼都沒做，也來了好緣分。」 

「是啊。」丫頭妙珠湊趣，「以前上朝然寺，那住持就說大小姐是有福的，現在

看來果然不假。」 

妙蓮更直接的說：「小姐，不如您吹簫吧，簫聲嘹亮，傳更遠呢。」 

嘻嘻哈哈說笑聲中，夏元琴握緊了拳頭。 



怎麼可以，她怎麼可以讓二房搶了她的風采，二叔雖然說是嫡子，但誰不知道他

是程姨娘肚子出來的，不過祖母好心，這才讓他有了好出身而已。 

她夏元琴才是夏家唯一真正的嫡小姐。 

她不可以讓二房的越過她去，這夏蘭桂又沒有她美貌，還什麼都不會，如果往後

她真的嫁入大理正家，而自己嫁入少府監丞家，那不是活生生矮她一截嗎？ 

不，不行，她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於是她站了起來，卻又哎喲一聲，熊嬤嬤關心地靠過去，「二小姐怎麼了？」 

「腳有點麻。」 

「小姐坐下，老奴給小姐揉揉。」 

「我站一會就好。」 

夏蘭桂過來，關心道：「坐著讓熊嬤嬤給妳揉吧，站著等麻退，都不知道要等到

什麼時候呢。」 

就是現在！ 

夏元琴又是哎喲一聲，假裝自己重心不穩，往夏蘭桂那邊撲過去，夏蘭桂接住她

連退了好幾步，在靠到船舷時突然覺得不太妙，但來不及做出任何反應，整個人

已經翻身下湖。 

幾個嬤嬤跟丫頭大驚的撲上去，卻也來不及，琉璃燈下，只看到大小姐的黃色身

影落入湖面。 

她們沒人會游泳。 

高嬤嬤腦筋動得快，「船夫，船夫，過來救人！」 

就算是被船夫這種粗人救上，會丟面子，但丟臉總比丟命好。 

那船夫匆匆跑到前面，高嬤嬤一看，心就涼了半截—— 那船夫沒有手臂，赤著

雙足，看樣子是用腳來掌舵的。 

高嬤嬤大喊，「救人，救人哪！」 

只希望穿梭來回的漁女聽到，過來把大小姐拉上來。 

熊嬤嬤連忙問：「繩子，繩子！船夫，有沒有繩子？」 

「後頭有。」 

妙蓮一下衝到後面，拿起一捆繩子拋下湖，「大小姐，您拉住繩子，快點拉住繩

子！」 

夏元琴臉都白了—— 怎麼回事？大姊姊明明很會游水啊，小時候她曾經看過大

姊姊在荷花池一來一回的游，怎麼突然不會了？ 

她只是想讓大姊姊出醜，沒想過要害她命…… 

不，不是她害的，是大姊姊自己不小心掉進去的…… 

 

 

 

正當夏蘭桂覺得自己這輩子又要溺死的時候，突然有人抓住她的後領，一下子把

她帶離水面。 



呼—— 天哪，空氣進入肺部的感覺太好了。 

夏蘭桂嗆了起來。空氣，她需要空氣…… 

「姑娘還好嗎？」 

夏蘭桂喘了一會，這才看到誰把她拉了起來。 

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那眼睛，那眉毛…… 

「我，我……」一句話沒說完，她吐出幾口水。 

少年笑說：「水吐出來就好了。」 

夏蘭桂定了定神，這才聽見耳邊一陣鬼哭神嚎，是她的妙蓮，還有高嬤嬤，妙珠

也在水裡，被個漁女拎了起來。 

她一看就知道妙珠是想來救自己，不過她也不會游泳，反而被個漁女所救。 

她們主僕真是命大，雖然有月色，有琉璃燈，但畢竟是晚上，什麼都看不清楚，

能適時被救，只能說是老天保佑了。 

那漁女動作很俐落，抱著妙珠舉高，讓船上的人拉妙珠上去，然後游過來，抱起

夏蘭桂再次舉高，再讓船上的人拉上去。 

夏蘭桂扶住船舷，也不管身上的水滴滴答答的落，往湖裡探頭問：「敢問公子姓

名？公子救我一命，小女子想登門拜謝。」 

「小事一樁，姑娘不用放心上。」那少年轉身一撲騰，一下子便游遠了，就見他

游到一艘裝飾華麗的大船邊，船上放下繩梯，一下子上去了。 

高嬤嬤連忙拿過一包銀子給那漁女—— 那位公子雖然救了大小姐，但如果讓他

抱著大小姐舉高，好像也不太好，這漁女倒是伶俐，知道男女授受不親，過去幫

了忙。 

妙蓮一下哭了起來，十分愧疚，「奴婢對不起小姐，奴婢……奴婢貪生怕死，沒

跳下去。」 

夏蘭桂活了過來，心情很好，笑著安慰，「跳下來做什麼，好好活著才重要，妳

又不會游泳，跳下來多一個人溺水而已。」 

妙珠也不管自己一身水還在滴著，「姑娘快進艙換衣服吧，雖然是夏天，水還是

挺冷的。」 

夏蘭桂笑道：「妳這傻丫頭。」 

妙珠搖搖頭，「姑娘救了奴婢的弟弟一條命，就是救了奴婢一家，姑娘到哪，奴

婢都要跟著。」 

熊嬤嬤摀著胸口，「快快，妙蓮快點扶大小姐進去換衣服。」 

老天保佑，還好大小姐只是虛驚一場，不然她怎麼跟老爺子交代呢。 

夏蘭桂跟妙珠換了衣服，但頭髮卻是乾不了，船隻已往岸邊去了。 

雖然有些後怕，但還是很開心的，沒有什麼比活著更好，她以為自己這輩子還是

只能活十幾歲，沒想到會有人來救她。 

話說那人—— 剛才因為沉浸在「撿回一條命」的巨大喜悅中，所以一時沒注意

到，現在靜下心回想，那人的眼睛真好看。 

明明是在夜色裡，但他的眼睛好像有星光閃爍，聲音也是好聽的。 



不知道他是哪家人…… 

只不過人海茫茫，大概也沒機會再見，夏蘭桂的感謝只能放在心裡，以後初一十

五替他抄長壽經聊表心意了。 

話說回來，夏元琴那臭丫頭是哪根筋不對，居然撲她下水？ 

夏蘭桂是當事人，她的感覺很清楚，夏元琴不是站不住，她就是蓄意要撲她下水

的，不過就是大理正家的少爺花籤，有必要抓狂到殺人？ 

但這種事情又不能對人說，跟娘說，只會讓娘擔心，跟爹說，爹會去找大伯父算

帳，不過又沒證據，鬧到祖父那邊也一樣，只要夏元琴一口咬定是站不住，連熊

嬤嬤都會作證的確如此。 

啞巴吃黃連，說的就是現在的她。 

看來自己以後得離那丫頭遠一點，心肝這麼狠，這次不成搞不好還有下次！ 

 

 

江瑾瑜一身濕淋淋上了船，幾個公子哥兒紛紛拍起手來—— 這一船不是太尉家

的公子，就是光祿卿家的少爺，甚至有江瑾瑜這種王府出身的一品門第，送出去

的花籤幾乎都有回覆，對他們來說，六月節並不是找對象，而是單純的玩樂。 

這不，閒到沒事，開始比起游泳。 

一個一個紛紛游回來，就江瑾瑜還沒，船上的嬤嬤說，郡王不知道怎麼的轉了個

方向，好像是有人落水，救人去了。 

於是當他回到船上，雖然是最後一名，但還是有掌聲，名次已經不重要，救人才

是重要的。 

光祿卿的孫子朱豪靠過來問：「是不是美人？」 

江瑾瑜想也不想就說：「沒看清楚。」 

「那是哪戶人家？」 

「沒問。」 

「有沒有搞錯，你救了人家一命，連對方名字都不問？」 

「我又不是為了讓她感謝我。」 

朱豪咳了一聲，「說不過你。」 

這船是朱家的船，共兩層，丫頭過來說：「還請郡王去更衣。」 

游泳是臨時起意，男子出門又不像姑娘家還有多帶衣裳，因此那些落水少爺們都

只能穿粗衣，出來互相一看，竟也覺得十分有趣。 

這時一陣琴聲傳來，琴音悠遠，彈的是一首古調，內斂婉轉。 

江瑾瑜愛琴，一下專注聽了起來，不得不說，這琴聲真是從沒聽過的好。 

江瑾瑜上船只為了賞月跟感受六月節的氣氛，花籤什麼的從沒想過，但這琴音太

好，他想知道琴聲的主人。 

於是寫了花籤過去。 

在湖上負責送花籤的漁女拿過賞錢，很快一手拿信，用單手游了過去。 

江瑾瑜跟幾個朋友便談笑起來。 



江，在東瑞國是國姓，江瑾瑜是懷王的第三個兒子，是為平雲郡王。 

東瑞國制，只有襲爵的世子可以是郡王，其餘則是郡公，公侯伯子男，一世一降，

然後成為平民，但郡王則可以沿三世才降，富貴大大不同。 

至於聖上為什麼獨厚懷王府，乃是因為聖上即位時年紀幼小，不過八歲的孩子，

面對一個連身子骨都還沒完全長開的皇上，難免有親王蠢蠢欲動，小皇帝即位不

到六個月，智王便打著「清君側」的名義帶兵入宮，挾持了皇太后，要求小皇帝

禪讓。 

朝廷群龍無首之際，懷王站了出來。 

懷王與智王，這兩位皇叔在皇宮展開血戰。 

經過一日一夜，懷王勝出，生擒智王，放出皇太后及一眾太妃太嬪，也安撫了一

直忐忑不安的小皇帝。 

經此一役，東瑞國的大臣才知道，先皇藏了一支祕密軍隊在懷王手上，為的就是

這一天。 

先皇固然睿智，但那更要懷王忠心，懷王也是皇家血脈，如果他殺了小皇帝，然

後推說是智王殺的，這時他再打著給皇帝報仇的名義殺了智王，等一切風平浪

靜，懷王便可順理成章的登基—— 可是懷王沒這麼做。 

皇帝十六歲大婚後，便下了命令，為表揚懷王忠心，懷王之子，一律享有郡王封

號—— 所以庶出的江瑾瑜，這才被封為平雲郡王。 

皇上的兒子都還年幼，現在朝廷上，最信任的就是懷王，連帶的，懷王膝下的三

個郡王也都受到重用，其中，最受重用的即是平雲郡王，在司農部當個閒差，說

好聽是給司農卿幫忙，實際上，就是監視司農卿，因農業米糧乃國之根本，絕對

不可以有任何差池，只是東瑞國沒有郡王兼任官職的先例，所以只能拐個彎。 

有個郡王在監視自己，司農卿膽子再大，也不敢搞鬼，因此一擔糧，一粒米，都

精算得清清楚楚，就怕自己稍有閃失，官位不保不說，人頭也不保，他一大家子

可都住在京城裡。 

對於江瑾瑜而言，這職位倒是輕鬆愉快。 

他從小善於算數，不過三歲就讀起《孫子算經》，不要說那只是百位數，千位數，

連上萬他都能瞬間心算出來，而且記憶極好，譬如柳州今年米糧乍看之下不少，

但實則比去年少了千擔，這就得讓司農卿去找原因，明明這幾年風調雨順，沒道

理一下子糧食減少這麼多。 

對於江瑾瑜如此錙銖必較，懷王當然舉雙手贊成，一個國家要穩，就不能馬虎，

哪怕只是一點小地方，都得知道原因，這樣他們東瑞國的江山才能穩固，將來他

大歸，才能有臉面對皇兄。 

江瑾瑜若說有什麼不太好，就是已經十七歲還沒成婚，但這也不能怪他，懷王長

子江東成婚至今，膝下只有女兒，身為庶子的江山柏跟江瑾瑜，又怎麼好在這種

時候成親，萬一一舉得男，那不是挺尷尬。 

嫡母懷王妃是個很神經質的人，如果庶孫比嫡孫先來，絕對會大發瘋，是故排行

第二的江山柏，跟排行第三的江瑾瑜，都不約而同的想，寧可再等等大哥，也絕



對不讓嫡母有藉口擺臉色的機會。 

所以即便是六月節這種日子，江瑾瑜也只是寫寫詩，表示表示，但絕對不帶個色

字，是故寫花籤從來不寫出身。 

成親最重要的就是門當戶對，不寫出身的花籤，是得不到回應的。 

但一般來說，姑娘收到這種花籤也是高興的，有人喜歡，怎會不高興，不成緣分

也沒關係，至少代表自己不錯，將來還可以跟兒女炫耀一下，當年六月節，娘親

收到的花籤那可是多得不得了，是你們爹好運，這才娶了我。 

江瑾瑜也沒想那麼多，就想誇誇那姑娘琴藝精湛，如此而已。 

 

 

秦玫霜一曲彈完，收到四張花籤。 

心裡自然是得意的，不過她是秦家精心教養出來的小姐，自然面上不顯，在外人

眼中看來，秦小姐又得體又端莊，還不驕傲。 

秦家祖父是黃門侍郎，正四品門第，一般來說，除非朝中有貴人相助，否則到五

品就很難往上了，秦老爺子卻憑著勤快，得到聖上嘉許，一個白身出身的進士，

居然爬到四品，是故秦玫霜也高看自己一眼，比起攀親帶故的高升，自己的祖父

那可是實打實的本事。 

四張花籤中，門戶有高有低，低的當然不說，高的……卻也只有四品，那怎麼成，

她秦玫霜這等才華才貌，可是等著要進入一品門第的。 

大丫頭安兒掌起燈，奇怪道：「小姐，居然有人沒落款呢。」 

萍兒接著笑說：「大抵是進士舉子，有功名卻沒出身，這便不好寫。」 

池嬤嬤多長了心眼，問那送花籤的漁女，「那船隻是誰的？」 

漁女連忙回道：「朱家的船，是大戶。」 

池嬤嬤一想，「哎喲，老奴老糊塗了，應該是光祿卿朱家，不然誰敢這樣兩層大

船開出來，朱家只剩下一個公子沒成親，叫做朱豪，那寫這花籤的人便是朱豪公

子的朋友了。」 

秦玫霜心裡不屑，「光祿卿的孫子怎麼跟個連出身都不敢寫的人在一起。」 

字雖然不錯，蒼勁有力，但字好又不能當飯吃，她秦玫霜要的不是琴棋書畫，是

榮華富貴。 

池嬤嬤笑說：「這不就只是單純想誇誇小姐嗎，他也有自知之明，沒要姑娘回信，

姑娘就當得了個讚美就好，六月節這種信也不少的，以前大小姐二小姐也都收

過，夫人年輕時曾經遇過一船新進舉子，一口氣來了七八封呢，不過都沒署名，

只是讚美夫人琴藝過人，託這節日的關係，可以一飽耳福。」 

池嬤嬤一邊笑著說，一邊心裡喊苦，這三小姐實在太難伺候了，別家姑娘收到信

都是開開心心的，只有自家姑娘總想著人家不配。 

要讓她說，姑娘家心性太高，不是好事。 

秦玫霜卻還是不高興，幹麼要為這種單純的讚美歡喜，她苦心練琴是為了找個好

人家，其他閒雜人等不配聽。 



心裡一想，便有了主意，「嬤嬤，剛剛落水的是哪家小姐？」 

「聽剛才那個漁女說，是太史局丞家的大小姐。」 

秦玫霜哼了一聲，門戶低的也敢寫信讚美本小姐，我就回你一封假信，讓你上門

去丟臉—— 於是在籤上寫了回信，表示很喜歡他的字，落款：太史局丞，夏，

行一。 

太史局丞夏家排行第一的小姐。 

讓這個連名字都沒敢寫的窮酸人上門去，夏大小姐落了水，丟了醜，還有人上門，

想必十分欣喜，對一切不會深究。 

池嬤嬤知道自家小姐想幹麼，惴惴不安，「姑娘，這……」 

「本小姐是在湊姻緣呢。」 

「這沒出身的男方也就罷了，太史局丞品級不低，姑娘這樣捉弄對方的大小姐，

萬一追究起來，老爺朝廷上可不好相見。」 

「妳不說，我不說，誰知道信是誰回的，難不成到時候夏家要把全京城的姑娘揪

在一起看筆跡嗎？」 

池嬤嬤還是覺得萬萬不妥，但也知道小姐今日沒收到合意的花籤，一肚子氣沒地

方撒，這送花籤的男子很冤，夏家大小姐更冤，萬一兩邊真的因為這樣成親，若

是婚後美滿也就罷了，萬一婚後有口角，那就是自家小姐造的孽啊…… 

第二章 王府來說親 

江瑾瑜回到懷王府，生母孫孺人馬上就讓人把他叫了過去。 

東瑞國制，王爺可以有一正妃，兩側妃，四孺人，十姨娘，通房不限，懷王算是

很有節制的，這麼多年，府中只有一個許王妃，虞側妃，溫側妃，跟孫孺人，沒

有姨娘，另外通房沒名分，倒是不用特意算上。 

江瑾瑜就是孫孺人所生。 

兒子已經十七，孫孺人當然著急，但也知道兒子不成親是孝順—— 世子江東現

在只有兩個女兒，懷王膝下還沒有嫡孫，如果瑾瑜成親，又剛好先生了兒子，庶

孫早於嫡孫出生，懷王妃肯定不會高興，一個王妃要整治孺人那是太簡單了。 

可是孫孺人願意啊，只要讓她有孫子抱，她並不擔心懷王妃要怎麼出手，不過今

天王爺把她還有溫側妃叫去，說了個好消息，她要趕緊讓兒子知道，於是吩咐下

人，平雲郡王一回來，馬上讓他到自己這邊。 

母親要見兒子，天經地義，江瑾瑜自然趕緊更衣，換掉那身粗布衣裳，丫頭又重

新給他梳過頭，把自己整理好，這才去孫孺人的盼樂閣。 

盼樂閣位在王府西側，一進兩間大屋，孫孺人自己一個人住是很夠了，前庭大概

有半箭之遙的距離，孫孺人最愛雪藍花，花匠自然早早把盛開的花盆搬了進來，

藍的，白的互相交錯放置，加上涼亭上的橘色凌霄花盛開，更顯夏日氛圍。 

「母親，兒子過來了。」江瑾瑜大步走入，此刻一身丰神俊朗，就算沒有郡王的

身分，肯定也會引得姑娘們側目。 

看到兒子，孫孺人十分喜悅，「你我母子，不用多禮。」 

「正因為母親養育兒子辛苦，更不能廢禮。」 



孫孺人聽了心中安慰，笑吟吟的受了禮，便拉了兒子在八錦桌邊坐下，「今日你

父王把母親跟溫側妃叫了過去，當著王妃的面，讓我們快點給你們張羅婚事—— 

世子爺的趙良人今天下午生了，又是個女兒，王爺說若一直顧忌這個，你二哥跟

你都不用成婚了。」 

江瑾瑜心想，這樣大哥都三個女兒了。 

大嫂懷第一胎時，都說肚子尖尖，肯定是男的，結果是個女孩，第二胎時，肚子

又是尖尖，仍說是男的，但還是女娃，趙良人據說肚子圓，因為跟世子妃的胎狀

不同，都說那一定會生男的，沒想到還是女孩…… 

孫孺人繼續說：「王爺知道你們是孝順，不過生兒生女，也沒道理可言，萬一世

子妃跟趙良人肚皮都不爭氣，難道要累得兩個弟弟過二十還不成親嗎？所以王爺

今日親口說了，你二哥的親事由溫側妃打理，你的親事就交給母親。」 

孫孺人喜孜孜的，王爺日理萬機，她不過一個小小孺人，絕對不敢拿這種事情去

煩他，所幸王爺自己想起來了，真是老天保佑，「今日六月節，你跟朱豪他們上

船玩，可有送花籤出去？」 

江瑾瑜不想隱瞞母親，於是點頭。 

孫孺人喜道：「那對方可有回信？唉，瞧母親說這傻話，你是聖上親封的平雲郡

王，怎麼可能收不到。」 

這時，打小伺候江瑾瑜的大丫頭初一突然咬住下唇，似乎在忍耐著不要笑出來。 

孫孺人見狀，就知道有戲，「有什麼好事情？快說。」 

初一忍得兩頰通紅，「奴婢不敢多嘴。」 

孫孺人笑斥，「再不說，小心憋死妳，本孺人命令妳快說。」 

初一巴不得有這句話，「是，孺人娘娘命令，奴婢不敢不從，郡王回頭可別怪奴

婢—— 孺人娘娘，郡王聽一個姑娘彈琴好聽，送了花籤過去，不過沒署名，只

是讚美一下那姑娘，沒想到對方卻回信了呢。」 

孫孺人大喜，沒署名，對方卻回信，可見是看上兒子的寫詩才華，這可比看上家

世要好上百倍，笑容再也藏不住，問兒子，「是哪家小姐？」 

江瑾瑜見母親問，不好不答，於是說：「太史局丞，夏家的大小姐。」 

太史局丞啊，孫孺人腦子飛快轉了起來。 

王爺是一品，郡王是從一品，太史局丞是從七品，門戶差異是有點大，不過人家

小姐回信時可不知道那是郡王寫過去的啊，光是這點，就足以讓人高看那小姐一

眼。 

於是笑咪咪的問：「那你可有稍微打聽那小姐的人品？」 

「沒有。」 

孫孺人略顯失望。 

江瑾瑜見狀，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還是說了，「不過那回信一來，朱豪、張經

幾個湊過來看，朱豪身邊的小丫頭倒是知道的清楚，這夏大小姐的父親本是庶

出，後來記在嫡母名下，有舉子的功名，現在是御史台書令史，祖父就是太史局

丞了，夏家雖然門戶不高，但門風還算嚴謹。」 



孫孺人一聽，就知道兒子是滿意的。 

是啊，高門大戶的小姐難免心性高，整治姨娘，鬥婆婆的大有人在，門戶低點個

性自然比較溫順，還有啊，讓她來說，光是夏大小姐有回信這點就不容易，可見

人家也是注重才品，不重門第，這麼好的女孩子哪裡找。 

東瑞國講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因此通常是老父親走了，兄弟才會分家，哪怕

瑾瑜是平雲郡王也一樣，說句不像話的，王爺在，瑾瑜就不可能當家作主，瑾瑜

的妻子上面有公公，嫡婆婆，側妃婆婆，還有她這個親婆婆，現在有大嫂，以後

會有二嫂，還有幾個大姑小姑，性子要是不夠好，恐怕還端不上來。 

今日王爺讓她親自操持瑾瑜婚事，她已經很高興了，沒想到瑾瑜在六月節還相到

不錯的姑娘，真是老天注定。 

她這輩子也不求什麼，只求兒子瑾瑜娶個好媳婦、女兒瑤柔嫁個好夫婿，這樣她

就心滿意足了。 

 

 

 

夏蘭桂落水的事情自然在夏家引起風波，夏老夫人也很生氣—— 倒不是擔心，

就是覺得丟臉，都已經派自己的心腹熊嬤嬤跟去了，竟跟到有人落水，這讓她怎

麼對丈夫交代？ 

夏蘭桂濕著頭髮回來，夏夜晚風一吹，果然倒下了。 

頭很疼，鼻塞，什麼都吃不下。 

胡氏心疼得不得了—— 她生了一女二子，兒子夏子參先發了痘子，原本已經把

他搬到小院子隔離起來，沒想到下人偷懶，把孩子的衣衫都混在一起洗，結果讓

夏蘭桂跟夏子武也一起發了痘子。 

夏子伍人小，沒幾天就去了，胡氏哭得肝腸寸斷，夏子參躺了二十天，也嚥了氣，

就只有女兒勉強活下來。 

胡氏已經生過三個孩子，年齡容貌都不如以往，丈夫夏孝早對她失去興趣，她身

為一個官家女子，也做不到求丈夫進房，所以後來便沒再生。 

女兒成了她的眼珠子，心頭肉，胡氏看不得女兒有一點委屈跟不好。 

這次女兒落水，她又生氣又心疼—— 夏蘭桂雖然不說，但高嬤嬤會說，小姐落

水就是在大理正家的少爺送信過來後。 

胡氏是個火爆脾氣，當下便去跟公公夏老爺子告狀。 

丈夫夏孝重男輕女，夏老夫人又只看重大房，這個家，還把二房的女兒當人的，

只有老爺子了。 

夏老爺子自然十分生氣，雖然熊嬤嬤一口咬定，二小姐是腳麻，夏元琴也哭訴自

己真是不小心，但夏老爺子說：「哪來這麼多不小心？這次不小心推姊姊落水，

下次是不是不小心一把刀子插心口？」 

於是下令讓夏元琴禁足三個月，夏元琴都呆了，大夫人汪氏也趕忙替女兒求情，

拿出庫房的百年人參，只希望胡氏稍稍和緩一點。 



奈何胡氏這輩子失去過兩個兒子，只剩下這個寶貝女兒，別說那條人參，就算是

百箱黃金放在眼前，她也不會動心，誰敢害她女兒，她就要替女兒報復回去。 

夏元琴大哭不止，禁足三個月，秋天有好多宴會，賞菊宴，賞月宴，秋桂宴，這

樣她都不能參加了，還會被問起，萬一禁足之事傳到外頭去，她以後要如何做人？

她還沒訂親呢。 

夏老夫人心疼這孫女，幾次開口求情，又暗示胡氏幫忙緩頰，奈何胡氏假裝不懂，

反正夏孝領有朝廷的俸祿，就算婆婆生氣，也沒辦法刁難他們這一房。 

夏老夫人眼見說不動丈夫，忍不住也難過起來。 

程姨娘雖然早走，她少了個爭寵的人，但就因為這樣，程姨娘反而成了丈夫心中

最好的回憶，老爺子把對程姨娘的感情全部轉移到二兒子夏孝身上，連帶著對二

房的孩子都好很多。 

這不，元琴不過是不小心讓蘭桂落了水，人都沒事，有必要生這麼大的氣嗎？ 

還有那胡氏，如此咄咄逼人，元琴已經道歉了，這樣還不行？ 

夏老夫人越想越難過，忍不住道：「我知道了，我跟元琴一起禁足，我們祖孫倆

誰都不見，那總可以了吧？二媳婦，妳這樣可滿意？」 

胡氏知道夏老夫人是在逼她，要嘛一起禁足，要嘛一起沒事，身為媳婦怎麼可以

讓婆婆禁足，這是大大的不孝，可是她的蘭桂絕對不能白白吃苦，於是道：「婆

婆明鑑，媳婦只是晚輩，絕對不敢干涉長輩怎麼做，退後一步說，長輩做的決定，

哪有晚輩置喙的餘地，不管婆婆怎麼做，媳婦都不會說長輩不是。」 

講白了，要禁妳自己禁，我絕對不干涉，但是希望我讓步？想得美。 

胡氏平常是個不錯的媳婦，不錯的妻子，不錯的主母，但是只要牽涉到她的心肝

女兒，她馬上會變得很暴躁，誰拉都不聽。 

夏老夫人想起自己的委屈，想起夏元琴的委屈，忍不住紅了眼睛，「老爺，你看

看，我可是真把二房當成自己的孩子，可是看看二房是怎麼對我的？我話都說到

這分上了，二媳婦還裝不懂？」 

夏老爺子沒好氣的說：「對，就妳聰明，幾句話便要別人讓步，我問問妳，小時

候元琴把蘭桂的衣服燒了，妳說孩子不懂事，後來元琴把我給蘭桂的宣和琴給摔

斷了，妳說孩子不懂事，現在元琴推蘭桂下水，妳還是說元琴不懂事—— 就是

因為她老是這樣不懂事，我才要禁她的足，讓她懂事，現在我們不教訓她，以後

成了親，公婆教訓只怕會要了她的命。」 

夏元琴沒想到祖父一條一條都記得清楚，又不好否認，只能哭，「祖父，孫女知

道錯了，以後不會了，您別罰我這麼重。」 

夏老爺子見到孫女痛哭，也不是沒感情，但是他知道，這大房嫡孫女會這樣囂張，

就是因為過去自己都想著「還小，以後會改」，但他今天終於知道了，小時候壞，

長大也不會好，現在趁著孫女還沒出嫁，好好教導，以後才不會吃婆家虧，「妳

該慶幸，蘭桂讓人救了上來，如果她溺水而亡，就算妳是大房嫡女，我也會把妳

送到寺廟出家。」 

夏老夫人驚呼，「老爺！」 



「夫人。」夏老爺子語重心長，「這些年，我沒收過新人，是因為不想給妳添堵，

妳也看在這分上，別讓我添堵了行不行？」 

夏元琴的生母汪氏哭著說，「老爺子，媳婦願意跟女兒一起禁足，求老爺子把三

個月減成四十五天。」 

夏老爺子氣極反笑，「妳們婆媳二人是聯手來逼我嗎？好，大媳婦，妳把帳本跟

鑰匙交出來，反正妳們都要禁足，以後讓二媳婦當家。」 

汪氏一凜，讓胡氏當家？萬萬不可。 

這家權她好不容易到手，怎可就此相讓…… 

「怎麼？又不願意了？」夏老爺子臉色不是很好看，「我，不是傻子，以後說話

之前想一想，裝模作樣的話就別說，不然後果自負，我現在再問妳們婆媳一次，

誰要跟元琴一塊禁足的？」 

夏老夫人不說話，汪氏也不說話了，婆媳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情：自己禁足，那

不就等於讓胡氏坐大？掌家何等爽快，等到禁足結束，胡氏怎肯把家權交回來，

那自己以後不就都要讓胡氏拿捏？ 

夏老爺子重重哼了一聲。 

胡氏很高興，夏元琴禁足三個月，到時候她就把這事情宣揚出去，不然夏元琴還

真以為二房就是生來要被欺負的。 

 

 

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夏蘭桂醒來已經是幾天後的事情。 

但說實話，她沒有想這麼快醒啊。 

夢中真好，夢中什麼都有。 

她前生十九歲死亡，這輩子才十六歲，都沒談過戀愛，夢中只見一雙比星光還閃

亮的眼睛。 

眼睛好看，聲音也好聽。 

那人說：「姑娘還好嗎？」 

姑娘挺好的，你好嗎？你是誰？ 

醒來，她只覺得有點惆悵，人海茫茫，只怕是這輩子都不會再見了，夏蘭桂一方

面罵自己三八，一方面又想，老天若真有靈，就讓她再見一次吧，好歹跟他說聲

謝謝呀…… 

又過了幾日，夏蘭桂的傷風已經痊癒，其中胡氏因為心疼，什麼好吃的都讓廚房

呈上來，結果病癒後反倒圓了一圈，夏蘭桂看著鏡子，一身新作的桃花錦衣，配

著雪青色的百合裙，完全不像病人，氣色絕佳 

胡氏見女兒轉好，心裡高興之餘，也才有心情問起六月節的事情，「大理正家的

公子，妳可有好好回籤？」 

「當然有，女兒都十六了。」 

胡氏欣慰點點頭，「那就好。」 

胡氏自問並不挑剔，女兒也不是非高門不嫁的性子，但不知道為什麼，好像就是



少了那麼點緣分。 

之前的春宴，秋宴，她也都帶著女兒出門，明明宴席上都誇她女兒秀外慧中的，

其中也幾次好像快要可以說親，但就是沒下文。 

蘭桂這次因為大理正家的公子寫信來而落水，對方要是不上門，那真要氣死她了。 

胡氏想想不太放心，「妳回信有好好寫吧？有沒有記得寫夏家跟排行？」 

「有，這麼重要的事情怎麼會不記得。」 

胡氏又是擔心又是喜悅，「對方要是有意，恐怕這幾天就會上門。」 

六月節是給未婚男女見面寫信用的，不過婚姻是兩姓之好，並不是年輕人看對眼

就行，於是節日結束後，通常會開始打聽，這門戶如何，少爺小姐品行如何，合

適了，還得家中長輩點頭，如此過五關斬六將的，才會正式上門拜訪，而這個拜

訪，差不多就可以定口頭親了。 

夏蘭桂來到東瑞國，也覺得這樣的婚姻很盲目，可沒辦法哪，古代就是這樣，有

六月節已經算不錯了，鄉下地方還只憑著父母之命，成親當日才見人的大有人在。 

見胡氏擔心，夏蘭桂挽著母親的手笑說：「母親別擔心，女兒有預感，好事快到

了。」 

胡氏拿她沒辦法，「妳去年也這麼說。」 

「去年不準，今年準。」 

「妳怎知道今年準？」 

「我昏睡的時候，老天爺跟我說的，祂說別急，好姻緣要來了。」 

胡氏笑罵，「胡說八道。」 

夏蘭桂嘻嘻一笑，「是真的。」 

就在這時候，高嬤嬤慌慌張張進來，「二夫人，大小姐，懷王府的孫孺人來了。」 

母女二人對看一眼，臉上都寫著：那關我們什麼事情？ 

這個家的來往應酬，還是由夏老夫人負責，因為她是太史局丞夫人，雖然胡氏也

是御史台書令史夫人，但一來等級差別大，二來，夏老夫人也不想把事情交給二

房，她一心希望自己的親兒子夏忠可以考上舉子，然後丈夫幫忙發派，這時候，

她才會把來往應酬的權力放下，當然，是交給她的親媳婦。 

高嬤嬤哎喲一聲，「說是來見大小姐的呢。」 

夏蘭桂莫名其妙，「我？」 

「是啊。」高嬤嬤喜不自勝，「孫孺人膝下有平雲郡王，尚未成親，肯定是說親

來的。」 

她莫名其妙，「可我又不認識平雲郡王。」 

「也許六月節那日，平雲郡王見了小姐呢，就像那大理正家的少爺一樣，只不過

當時沒寫信，後來自己想想後悔了，老天爺都給了姻緣線，怎麼自己沒把握住，

到處打聽，好不容易打聽到，這不，馬上上門。」 

夏蘭桂好笑，這高嬤嬤內心戲怎麼這樣豐富？ 

胡氏狐疑地說：「會不會那日寫信給妳的，其實是平雲郡王？」 

「怎會，那漁女明明說是大理正家的，落款也是寫『行三』，大理正家，只有三



少爺還沒成婚。」 

高嬤嬤一拍手，「平雲郡王也是行三！嬤嬤我看，肯定是那漁女說錯了，她送了

整晚的花籤，腦子迷糊了。」 

她懷疑，「這麼重要的事情怎麼會記錯？」 

「哎喲，我的小姐，繡一整晚的花，就會換錯線，肯定是那漁女說錯了，不然沒

道理大理正家沒上門，反而平雲郡王的親生母親上門了。」 

胡氏一想，有道理，於是著急起來，「妙蓮，妙珠，快點把妳們小姐打扮起來，

都用最好的。」 

夏蘭桂卻道：「我這樣挺好，一身都是新衣服呢。」 

「不行，我瞧著還是太素，妙蓮，把東珠手串拿出來。」 

那個東珠手串，是夏蘭桂最值錢的飾物，是胡氏的嫁妝，她十二歲時，胡氏親自

給她戴上的，因為太貴重她平日也不敢多戴，只有過年或夏老夫人大壽才會拿出

來。 

妙蓮跟妙珠雖然覺得自家小姐挺美，不過二夫人開口了，自然張羅起來，她一人

敵不過四人，只好任她們打扮了。 

 

 

夏家大廳。 

太史局丞是從七品下，王爺孺人卻是正五品，因此夏蘭桂很有自覺，胡氏行完禮

之後，便換自己，「小女子見過孺人娘娘。」 

「好孩子，不用多禮。」孫孺人笑道：「抬起頭來，我瞧瞧。」 

夏蘭桂微微抬起頭，眼睛卻看著青花磚，不敢直視孫孺人。 

孫孺人滿臉堆笑，這孩子清秀可人，卻又不過分漂亮，身段珠圓玉潤肯定好生養，

是當正妻的好人選。 

想到兒子瑾瑜沒有寫出身，眼前這女孩子家卻回了信，可見是看中瑾瑜的才氣，

因此好感更盛。 

孫孺人從手上褪下一串珍貴的冰晶鐲給她戴上，「拿著玩兒。」 

「謝孺人娘娘。」 

又是一番客氣後，胡氏這才跟女兒坐了下來。 

花廳上有夏老夫人，大夫人汪氏，大少夫人蘇氏，然後就是胡氏跟夏蘭桂。 

夏老夫人出嫁時，父親是太學博士的位置，說高不高，說低不低，但要接待王府

的人，卻沒那福氣，嫁給夏老爺子後，丈夫從流外三等的城門書令史開始，流外

啊，更不可能有貴人上門，因此今日孫孺人來訪，夏老夫人顯得十分熱衷，都說

見面三分情，跟皇家多一分交情，有好無壞。 

孫孺人輕啜了茶，微笑道：「這茶倒是不錯。」 

夏老夫人陪笑說：「臣婦娘家有茶園，姪子剛好前幾天把新收乾的明前龍井送了

一些過來，難得孺人娘娘賞臉。」 

孫孺人在王府十幾年，什麼好東西沒見過，此刻見太史局丞家中簡單，夏蘭桂性



子也沉穩，沒有因為她是王府孺人，就過來巴結討好，這讓她很滿意，要伺候瑾

瑜的人，性子可不能沉不住。 

「今日上門，是有件事情要跟太史局丞夫人商量。」 

夏老夫人心中一喜，肯定是六月節的關係了。 

熊嬤嬤已經跟她說，夏元琴一首曲子都還沒彈完，花籤就好幾張，只是元琴回來

就被禁足，沒時間好好問她，這丫頭也真是的，有平雲郡王的花籤，怎不早早說

出來，老爺子要是知道孫孺人今日會上門，肯定不會禁她足了。 

看了大媳婦汪氏一眼，汪氏也是一般心思，顯得又驚又喜。 

於是夏老夫人笑咪咪的說：「孺人娘娘客氣了，還請問娘娘是什麼事情？」 

「我兒瑾瑜今年十七尚未成婚，這次六月節難得有了緣分，我這做母親的，就想

來了結孩子的心思。」 

夏老夫人笑逐顏開，「這是自然，為人母親哪有不替孩子打算的，平雲郡王年輕，

自然要孺人娘娘多費心了。」 

「我也是這麼想的，瑾瑜愛琴，貴府小姐又是一手好琴藝，將來夫唱婦隨，豈不

完美？」 

汪氏笑得由衷，「孺人娘娘說得太是了。」 

沒錯，剛開始她還在想，孫孺人上門是為了元琴，還是蘭桂？畢竟緣分難說，也

許平雲郡王就偏偏喜歡蘭桂呢？ 

可此刻一聽，郡王愛琴，那絕對是她的元琴了。 

天哪，她的元琴要成為郡王妃了，郡王妃哪，可以有宮服，名字還能上玉牒，她

汪彩娟這輩子什麼都值了。 

婆媳都在高興，兩人都忘了一件事情—— 方才一開始孫孺人有說，是來見夏家

大小姐的。 

夏蘭桂自然記得，看到老太太跟大伯娘的表情，知道她們已經想偏，但這大廳又

沒她說話的餘地，算了，只能等她們自己發現了。 

孫孺人笑說：「我兒年紀已經不小，可以的話，希望婚事能快一點，當然，絕對

不會委屈姑娘家，郡王成親是八十抬，我保證，一抬都不會少。」 

懷王既然發話讓孫孺人自己操持兒子婚事，她自然急著抱孫，讓她說，最好月底

新娘就過門，只不過雙方都是有頭有臉的，沒辦法急嫁，想想還是得等。 

夏老夫人跟汪氏很滿意，聘禮，是新娘家的面子，聘禮越重，代表夫家越看重新

娘，元琴過去肯定有好日子過的。 

夏老夫人笑意盈盈，「我們做長輩的也沒什麼要求，只希望孩子好就行。」 

「我也是這般覺得。」孫孺人微笑說：「我見蘭桂眉清目秀，氣質溫婉，一眼就

知道為什麼自己兒子傾心蘭桂了。」 

夏老夫人跟汪氏張大嘴巴，蘭桂、夏蘭桂？ 

然後兩人同時想起來了，孫孺人上門時就說了，要見夏家大小姐。 

奇怪，郡王愛琴？可夏蘭桂那丫頭懶，根本不會，這是怎麼回事？ 

但此時此刻，又怎麼敢說那丫頭不會彈琴？萬一搞砸了，夏老爺子知道不罰死她



們婆媳倆？ 

胡氏聽到這邊，又喜悅，又狀況外，想的也是同一件事情：女兒不會彈琴啊。 

夏蘭桂心想：搞錯了。 

不管是平雲郡王搞錯，還是孫孺人搞錯，中間一定有地方出問題。 

她自然可以裝死過去，但萬一婚後平雲郡王讓她彈琴助興，自己卻連宮商角徵羽

都不會，難不成丈夫會說「沒關係」，當然不會，誰想娶個騙子。 

「孺人娘娘。」夏蘭桂站起來行了禮，「這事情是小女子大大的高攀，可是小女

子……不會彈琴，怕是平雲郡王弄錯了。」 

胡氏怕這姻緣錯過，連忙補上，「彈琴也不難，可以學的。」 

夏老夫人一聽，原本灰敗的神色又恢復，「對的，郡王一定是弄錯了，我們家裡，

擅長彈琴的是第二個丫頭元琴，大丫頭什麼都不會，元琴的琴藝可好了，平雲郡

王若是鍾琴，一定是她。」 

胡氏還想說什麼，夏蘭桂卻拉住她的袖子，輕輕搖了搖頭—— 她不是不想嫁高

門，但是冒名頂替，她真的不敢。 

皇上把平雲郡王安排在司農卿之下，說白了，就是讓他監視司農卿，可見對他有

多大的期許跟信任，將來若是律法改變，親王郡王可任官職，說不定就直接讓他

掌管這天下第一大部了。 

騙這種人？幾個頭都不夠。 

孫孺人愣了一下後，心思卻是另外轉了起來，不管問題出在哪，這夏大小姐的確

不是兒子想要的，初一說得很清楚—— 「郡王聽那姑娘琴藝絕佳，便忍不住寫

了詩過去」，雖然不明白對方為什麼要在回信上稱自己是太史局丞家的大小姐，

但目前看來，夏蘭桂的的確確不會琴藝。 

唉，自己是白高興了……可是啊，這夏大小姐真合她的眼緣。 

伶俐又不強出頭，品行也端方—— 一般人若是能嫁入王府，恐怕都是先嫁入再

說，她倒好，還誠實稟告是誤會一場。 

會不會這也是緣分呢？ 

不然這京城多少貴戶，怎麼偏偏自己就誤打誤撞上門拜訪了？ 

瑾瑜鍾情的那位擅琴的姑娘，謊稱是太史局丞家的，恐怕就是不方便透露自己的

出身門戶，既然如此，要找也是找不著，不如就順著老天爺的意。 

是啊，不挑了，不挑了，就當這是老天給的暗示，夏大小姐她越看越好，琴藝有

什麼要緊的，喜歡聽，養幾個琴娘就是了，但女子的品行卻十分重要，所謂妻賢

夫禍少，娶個好女子，可比彈得一首好琴重要多了。 

古書有云，瑾瑜為無瑕美玉，蘭桂為高潔花朵，兩個孩子的名字也合適。 

於是孫孺人笑道：「我知道了，不過我還是想夏大小姐當我的媳婦，不知道太史

局丞夫人意下如何？」 

夏老夫人雖然不甘願，但也不敢破壞這等好婚事，不然回頭丈夫可饒不了她，想

到嫡親孫女還在禁足，只能心痛的陪笑，「那是夏家的榮幸。」 

胡氏喜不自勝，平雲郡王哪，她就這麼個寶貝女兒，雖然想她出嫁，又怕她過得



不好，平雲郡王年少有名，眼前的孫孺人又是溫柔良善，蘭桂嫁過去，肯定不會

吃苦。 

夏蘭桂驚呆，這樣也行？ 

孫孺人拉著她的手，十分親熱，「不會琴藝，也沒什麼大不了，女子最重要的是

侍奉丈夫，傳宗接代，夏大小姐品行如其名，能為我兒良配。」 

胡氏臉上笑出一朵花。 

汪氏嫉妒得手巾都絞皺了，憑什麼，這麼好的親事應該是給元琴，而不是給二房

的，二房不過是個庶子，沒資格得到這麼好的親事。 

那八十抬的聘禮，郡王妃的榮耀，應該是她女兒夏元琴的。 

汪氏氣惱至極，但丈夫夏忠至今連個功名都沒有，她能被稱為「夏大夫人」，託

的其實是夏老爺子的福，夏老爺子一向看重二房，她可也沒膽子搗蛋，只能默默

生氣，詛咒夏蘭桂婚後不得平雲郡王的青睞。 

「那就這麼定了。」孫孺人語氣溫和，「夏大小姐的八字這便給了我吧，我好去

算日子，也不怕大家笑話，我可是一刻都等不及。」 

高嬤嬤飛也似的去拿八字了。 

晚上消息傳開，夏蘭桂即將為平雲郡王的郡王妃。 

夏老爺子很高興，夏孝這個重男輕女的父親甚至馬上飛奔到女兒院子跟她表示自

己這親爹對她的關心，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將來生下兒子後，跟郡王提一提，拉拔

拉拔岳家。 

孫孺人動作很快，不過四天就又上門了，欽天監已經算好日子，九月十五下聘，

明年五月十五過門。 

胡氏一驚，這麼快，這樣還不到一年可以備嫁呢。 

孫孺人笑意盈盈，是挺快，但本孺人想抱孫，忍不住。 

 


